
36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2017年8月23日 星期三经典作家

《灵山歌》：冯雪峰的“狱中明志”
□马春光

冯雪峰一生著述颇丰，但其诗歌作

品并不多。如楼适夷先生所言，“在他

一生勤奋的写作生涯中，写诗的时间只

占据极小的比例，留下来的诗篇也寥寥

可数。”（楼适夷：《诗人冯雪峰》）冯雪峰

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湖

畔”时期和“上饶集中营”时期。前者主

要收录于1922年出版的《湖畔》与1923

年出版的《春的歌集》这两部诗歌合集

中，后者收录于1943年出版的《真实之

歌》中，后来冯雪峰对其进行了删减、精

选，1946年以《灵山歌》为名出版。

诗集《灵山歌》收入冯雪峰在上饶

集中营中所写的诗歌17首。与其“湖

畔”时期的诗歌相比，这些诗歌最明显

的特征在于，诗歌的容量有所增加，其

中不乏一些长诗，这在冯雪峰以前的诗

歌中是不常见的。

一

《灵山歌》中的诗歌写作于1941—

1942年之间，这时冯雪峰被关押在上饶

集中营。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之后，

冯雪峰投身革命，他基本上已经中止了

诗歌写作。在狱中，他重新拾起久已搁

置的诗笔，开始诗歌创作。被关押在集

中营的日子，他自称为“最灰暗的日

子”，这些诗“应该看作他最重要的作

品”。只是，这时的诗歌，已经与“湖畔”

时期有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意旨与艺术

范式，周良沛说，“雪峰两个短暂的诗的

时期的作品，一眼看来，色调的反差很

大”（周良沛：《中国新诗库·冯雪峰卷》

卷首），可谓之诗歌的转变。

冯雪峰为什么在长达17年的时间

里中断了诗歌的创作？他又为什么在

狱中重新进行写作？这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

与当时流行的左翼诗歌相比，冯雪

峰的诗歌观是独特的。在冯雪峰那里，

诗是与生命同源的，他从来没有刻意地

去经营诗歌。所以，诗歌在他那里，从

来都是真正来自灵魂的需要，是他最隐

蔽的心灵表达路径。“我住在和人们隔

离的荒凉山野中的病院里，我远隔朋友

和亲人，病虽未至死，那时的诊断确实

没有痊愈之期。因此，我的心境早就变

成非常的坏。有时简直想狂呼暴跳，以

使生命早日的消灭。但我当然没有这

样做，极力使自己平静，而结果便是更

无聊，毫无生趣的日子。在这样的日

子，我以写诗消遣……”（冯雪峰：《雪峰

文集》）这段回忆为我们阐明了他再次

从事诗歌写作的内在因由，那么，在这

样的个人困境中，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诗

呢？在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创痛中间，

冯雪峰选择以何种姿态发言？很显然，

这一时期的冯雪峰，其诗歌写作的内在

心理机制是异常复杂的。“孤独”、“空

虚”是其必须面对的，如果我们在诗歌

中按图索骥，就会发现他这一时期的内

心现实。在一首颇具象征意蕴的诗歌

《孤独》中，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的入口得

以窥见当时他的心态状况：

哦，孤独，你嫉妒的烈性的女人！

你用你常穿的藏风的绿呢大衣

盖着我，

像一座森林

盖着一个独栖的豹。

但你的嘴唇滚烫，

你的胸房灼热，

一碰着你，

我就嫉妒着世界，心如火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是非常个

人的，它异常强烈地传达了狱中生活的

苦闷与压抑。这大概是冯雪峰诗歌中

情感最为浓烈的一首诗，有着强烈的象

征派的风格。感情之强烈，抒情主体与

外在环境的关系之紧张，都表现得淋漓

尽致。但这显然不是他上饶时期最典

型的诗歌。与其说，冯雪峰的身体在上

饶集中营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煎熬，毋宁

说，他在这里经历了一场身体与灵魂的

双重炼狱。在“孤独”中，不断孕育着新

的自我。这是一种对“虚无”的测量，对

“自我”的叩问：

怎样的奇迹呵——

当我袭击着空虚，

当我深入黑暗的阵地，我碰见了我

自己！

我于是俘获了我自己！

我于是根据自己心头的疼痛，

计算着我对空虚的掷击有多么重！

于是，书写这个“自己（自我）”的孕

育与形成，展示新的自我所具有的革命

志趣，就成为这一时期（乃至后来编选

诗集《灵山歌》）最核心的诗学任务。

二

《雪的歌》是《灵山歌》中最长的一

首诗，同时也是冯雪峰所有的诗歌中篇

幅最大的一首。《雪的歌》共6节，约200

行。全诗以“雪”为抒情主体，以第一人

称的抒情方式，表达了诗人异常激烈的

革命斗志。全诗充满了奇异化的浪漫

想象，潜在地表达了冯雪峰的革命观。

“雪”是一种经常被赋予深刻内涵

的自然景物，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有丰

富的美学积淀。在冯雪峰之前，以“雪”

为对象的名作就有鲁迅的散文诗《雪》

（1925），徐志摩《雪花的快乐》（1925）、

毛泽东《沁园春·雪》（1936）。冯雪峰的

这首诗除了在篇幅上更大之外，更重要

的在于它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

主观精神。

第一节第一行连用两个“暗黑”，

“暗黑的天空”、“暗黑的地上”，其实是

在渲染一种氛围。暗黑的社会氛围中，

白色的雪构成对这种恶劣环境的一种

反叛和冲击。在这种颜色的鲜明对比

中，“我”得以最大限度地凸显。所以，

总体上讲，第一节既是写实的，更是象

征的。表层上书写了雪降落的环境与

过程，其实在深层上是抒情主体的“自

我言说”。这样，环境越是恶劣，雪——

“我”就越悠闲自在地降落。

《雪的歌》用如此大的篇幅，并没有

细腻地状写雪的形态，而是凸显一种主

观的诗学，重在表达“雪”给大地、人类

带来的升华。冯雪峰运用“我”的第一

人称抒情方式，这其中隐含的是“革命

主体”的身份：“那虽囚居在暗室里/而

他的智慧的勇敢的光仍能探照世界的

人。”这两句诗既是诗人的自况，更是诗

歌抒情主体的高扬。诗歌在空间和时

间两个维度上次第展开，在空间上，诗

歌通过繁复的句子极写“雪”给“大地”

带来的生命的律动和冲击，雪触及大地

的每一寸肌肤，给它们带来律动与生

机。雪还为那些勇于探索的人营造梦

境。在时间上，从雪的落下，到雪与大

地的接触，最后写太阳出来，春天到来，

雪的消融构成了本诗的顶点，同时也是

雪的完成——这更是抒情主体之“自

我”的完成。至此，我们看到，在雪的飘

黏、改妆、拥抱、消融等一系列的过程完

成的同时，抒情主体的想象化的“自我”

升华也得以完成。

冯雪峰的这首长诗，在对雪的浪漫

化抒写与表达中，隐喻了革命自我的内

在志趣。饶富意味的是，与冯雪峰关系

紧密的鲁迅和毛泽东在这之前都写有

关于“雪”的诗作，鲁迅的散文诗《雪》在

对朔方的雪的状写中表达了一种独立

与张扬的革命精神，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则以宏大的雪景为寄托，抒发了一

种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冯雪峰的这首

诗试图糅合它们各自的特色，但不同的

是，“雪”与“自我”在《雪的歌》中的高度

融合，以及其“救世主”般的浪漫化营

造，在表达了超乎寻常的革命激情之

余，也很容易流入“空洞”与“虚假”的陷

阱。《雪的歌》是对自我的找寻与阐发，

可以说是做到了“物我合一”，但缺少

“作为生命个体的内在丰富性”。

三

“力”与“美”是冯雪峰诗集《灵山

歌》中的核心元素。对于冯雪峰而言，

他惊叹那些自然界中奇异的力，同时

期待扭转历史的力。冯雪峰在诗歌中

始终向往“光明”，充满着不屈的力

量。当时流行的左翼诗歌，在对革命远

景的想象中，往往陷入“概念化”和“空

洞化”的陷阱。冯雪峰的《灵山歌》运用

巧妙隐晦的手法，规避了概念化的泥

淖，从而远离了左翼政治诗歌的生硬

“标语”模式。

在《灵山歌》这首诗中，对“政治信

仰”的认同与坚守，没有体现为声嘶力

竭的呼号，而是“在一种更为厚重的历

史纵深里升华为一种远为深广的悲剧

意识和历史感情”：

我们望得见灵山，

哦，怎样奇异的山！……

从这山，我懂得了历史的悲剧的不

可免，

从这山，我懂得了我们为什么奔赴

那悲剧而毫无惧色，而永不退屈！

从这山，我懂得了我们生来就为理

想的实现，

我懂得了一切山川的秀丽的由来，

为什么它总有一种神奇的秀气在

隐现。

从这山，我看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

真实的灵魂；

他永远被人类自己的伟大不屈的

力所旋动，

他永远渴血似的渴求着这力的奇

异的美。……

灵山的力与美，在这首诗里，已经

不仅仅是自然风光的美，而是被诗人巧

妙地转化为灵魂与理想的美。《灵山歌》

中的意象遮蔽了自身直露的政治符号

意义，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更为重

要的是，对这种美姿的歌颂是通过抒情

主体的自我认同来实现的。大写的

“我”与作为风景的“山”在错综缠绕中

被融为一体，并被升华为某种“历史的

悲剧”。这种“物我合一”的抒情境界，

是冯雪峰这一时期的诗歌刻意塑造的，

标志着他的诗歌写作告别了某种不加

修饰的自然感，而是始终在政治理想与

自然景物之间寻找那最恰切的象征与

隐喻：

假如是晴天，太阳照得明亮，它见

得一无所有，

而晚上，你在星光下朦胧看去，

又仿佛有千兵万马在驰驱。……

这是一个极富意味的比喻，它试图

以了无痕迹的景物书写重现灵山上的

战斗场景，进而抒发自己对革命、战争

的诗思。不妨说，冯雪峰在这里以强烈

感情的渗入和紧密的物我关联，实现了

“自然的人格化”，在抒发自我志向的同

时，完成了对历史悲剧的认同。在这

里，“生命个体”与“革命信仰”之间建立

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情感关联，冯雪峰

成功地找到了适于表达这种情感的抒

情与话语方式——物我关联中抒情主

体的强烈渗入。

革命情怀的寄托，除了山水的自

然，还体现为那些被寄托了丰富革命想

象的燕子、鹰等飞翔的动物之上。在

《短章，暴风雨时作》和《短章》等诗中，

以暴风雨为背景的特定时空背景隐喻

下，它们作为“力与美”的象征，充满了

战斗的激情。越是在拙劣的环境中，冯

雪峰越是驰骋于战斗的不屈想象，豪放

的革命激情在那些鲜活的意象中燃烧，

堪称为“激情的”、“战斗的”诗。在冯雪

峰的笔下，那些“饱含力量的燕子们”在

暴风雨中尽情翻飞：

不，你们冲向暴风雨，你们驾御暴

风雨，

你们有这自信！有这力量！有这

志趣！……

显然，诗人试图借暴风雨中翻飞的

燕子以明志，这“自信”、“力量”、“志趣”

正是诗人在狱中经过种种煎熬之后淬

炼出来的。如果联系其早期诗歌《雨后

的蚯蚓》，所表达的对“不息的动”的赞

扬，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诗歌之外的不

变，以及其中的继承与蜕变。

在《灵山歌》中，一种鲜明的色调对

比被凸显。暴风雨中的燕子、鹰，黑夜

中的火炬，暗黑中的雪等，都构成了一

种二元对立的典型情境。究其实，冯雪

峰是为了凸显那象征着革命的“力与

美”的一面，而设置了与之对应的背

景。但不难发现，这种作为背景的暴风

雨和黑暗，在冯雪峰的这些诗作中，往

往是模糊的、简单化的，从而削弱了抒

情的深度。

“美”是冯雪峰诗歌的关键词，也是

其诗歌的“内核”所在。在《灵山歌》中，

几乎每一首诗都会出现“美”，豪美、秀

美、慧美、远美等，构成冯雪峰诗歌的核

心美学诉求。或可以说，正是“美的引

领”，使得冯雪峰得以超越那血淋淋的

监狱现实，而始终将希望与理想寄托于

彼岸，这既是炼狱中淬炼出的火焰，更

是灵魂深处飞出的希望：“从我空洞的

灵魂的深处，飞扬出美的晶光”！这里

的美，既是自然的，也是灵魂的（伟大的

不屈者的美姿）；既是历史的，也是未来

的（远美）。它是冯雪峰在狱中的想象

性远景，更是其革命情怀的具象化呈

现。在血淋淋的革命现实中，冯雪峰的

《灵山歌》没有悲哀和抑郁，而是在对

“力与美”的想象与颂扬中，传达某种不

屈的斗争精神，这既是一个战斗者的精

神使然，更是一个诗人独特的诗歌观使

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冯雪峰的人格与

诗格是高度合一的。

四

《灵山歌》中以《雪的歌》为代表的

诗歌，扭转了其早期诗风，以凝练厚重

的诗思表达了丰富的思想情愫，完成了

对其早期诗歌写作的超越的同时，为中

国新诗史贡献了佳作。我们看到，作

为诗人的冯雪峰，虽然其诗作寥寥可

数，但他的诗歌观以及独特的诗歌艺

术风格，使其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一

定的地位。特别是在1940年代的战争

语境中，他的诗歌虽然难以避免二元

对立式的诗歌书写模式，但其充满主

观战斗色彩的意象、物我合一的抒情

方式，使其与流行的左翼诗歌拉开了

一定的距离，进而避免了被历史淘汰

的命运。

在一首题为《普罗米修斯片断》的

短诗中，冯雪峰写到：“忍耐是不屈，/而

愤怒是神圣，/顽强简直是天性！”普罗

米修斯因为盗取了火，送给人间而遭到

宙斯的惩罚，被关押在高加索山上。在

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身上，冯雪峰获得

了高度的自我认同。盗取天火，为人间

带来光明，带来智慧，带来力与美，这是

信仰与志趣。故可以说，“《灵山歌》中

的作品事实上秉承了中国传统‘明志

诗’的传统，而这一点正是《灵山歌》区

别于通常意义上左翼‘政治诗’的地

方。”（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

31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于

是，在《灵山歌》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

了他充满激情的志向，看到了那炼狱之

火中冶炼的新的自我。

《灵山歌》，冯雪峰在狱中明志，以

诗歌之火淬炼自己的不屈灵魂。

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

“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

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

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作为分标题，

细数了冯雪峰历年来的“罪行”。这也是此前进行的多次作协

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第二天，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

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你处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

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很显

然，上层已决定将冯雪峰打为右派分子，只是还需补办一些材

料，因人民文学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并未上报过什么材料，当

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意见此时已不重要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

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

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

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

版社党组织奉命行事，召开党支部会议将冯雪峰开除出党。冯

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并受到严厉处分。

冯雪峰怎么就从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

党员、老干部”，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

人”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毛泽东对冯雪

峰的态度、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大鸣大放”中的现行问题。

1949年以后，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反映，得到了最

高领导层的重视。一些重要的文艺运动，毛泽东都是直接发起

者和指导者。1954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毛泽东对

冯雪峰领导的《文艺报》在此事件中的表现非常不满。对冯雪

峰在《文艺报》上转载李希凡和蓝翎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

及其他》的按语，毛泽东进行了5处批注，此后又亲自写了《关

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对冯雪峰进行批判。冯雪峰毫

无招架之力，只能检讨自己，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

错误》一文。之后，冯的处境更加艰难。

冯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与党内文艺界长期以来的宗派

主义有很大关系。1957年6月6日至9月17日召开的27次中

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于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及当代文学

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冯雪峰就是在这次会上被批判打倒定为

右派分子，并做了深刻检讨。

对于冯雪峰的批判是在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公开化

的，而实际上早在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中宣部就有公

开批判冯雪峰的意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向中央写的《中共中

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

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文艺界负责的党员干部中，

冯雪峰同志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是

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但他的文

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

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文

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作一次检查和

批判，是十分必要的。”“现已责成一些同志对冯雪峰同志的著

作加以研究，以便在批评丁玲同志思想作风之后，即进一步开展

对冯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批判。”（黎之：《文坛风云录》）这份报

告没有正式公布，只是有的文坛亲历者引用过。因政治风向很快

就转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计划好对冯雪峰的批判没有

进行，冯雪峰暂时逃过一劫。由此可见，冯雪峰处在十分危险的境

地，他的文艺思想一贯不受上层待见，对他的批判只差一个时机。

在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时，这个时机

到来了。对冯雪峰的批判开始于8月6日的第12次会议，中宣

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作了发言，他先批判了丁陈，继而将矛头

指向冯雪峰，说：“雪峰同志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党的

团结广大作家的方针有抵触。”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批判冯雪

峰的问题。接下来的几次会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

叔、作协党组成员严文井发言批判冯雪峰，这还只是零星的批

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全社大会对冯雪峰进行揭发，并

撤销了冯的整风组长职务。

更猛烈的批判则是8月14日第17次会议，夏衍所作的

“爆炸性发言”。此次批判之前的11日下午，周扬、林默涵、邵

荃麟、刘白羽等人曾与冯雪峰谈话，谈话主要是告诉冯雪峰要

做好思想准备，要对他进行批判。冯雪峰后来回忆当时的情

形：“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

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

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

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并且周扬提出把批判的重点放

在1936年在上海“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问题。让冯雪峰百思

不得其解的是，1936年的问题怎么会在当时还成为一个需要拿

出来批判的问题。这也可看出左翼文学界宗派之争在当代的延

续，历史问题一到运动和斗争的时候，就会被翻出来，重新作为

斗争的武器。更何况，1936年的问题是周扬的心头之痛。

夏衍的发言主要集中在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揭发冯

雪峰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打击上海地下党，摧毁地下党，

诬陷周扬是蓝衣社、法西斯；并且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假借鲁

迅名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裂了左

翼文艺界等等。所述内容，大多数与会者闻所未闻，引起了“爆

炸性”效果。这次批评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据黎辛回忆：“夏衍

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

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

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

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

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

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

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

然木立，不知所措。”（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

事”》，）再加上楼适夷的号啕大哭，使得会场更其紧张。接下来

的几次会议持续对冯雪峰进行批判。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上开始报道批判冯雪峰的消息与

文章。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

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彻底将冯雪峰打

入另册。8月28日刊发了何其芳在16日会议上的发言稿《冯

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文章称：

“原来三十年来混在党内的冯雪峰是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样

一个个人野心家！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不惜完全破坏党

的组织原则。他可以抛开上海的党组织，依靠胡风那样一些人

去进行分裂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活动。”并从文艺思想和作

品方面，解读了冯雪峰的反党思想。9月1日发表了田间的《是

什么理论家？——读冯雪峰的“寓言”有感》，对冯雪峰的寓言

创作进行了批判，文章称“他的某些所谓寓言，就是资产阶级

文学的宣言。他们向党向人民挑了战。我们一场重大的斗争，

正在进行中。作家们，必须给这些挑战者以回击！”

在各方压力之下，冯雪峰在9月4日第25次大会上，深刻

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恶。其中首先就检讨了1936年在

上海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宗派活动的错误，这也是对冯雪峰

批判最严的地方。其他关于与胡风、丁玲等关系也作了检讨。

他检讨：“在根本上，我是最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主

义者。我有极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

的个人主义的严重，使我对社会、对集体、对党，经常发生对抗

的情绪。我轻视思想改造，我自己更没有经过改造；这样，我的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要求，就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同党

的要求，经常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而表现为一贯的对抗党

的领导。我入了党，世界观上和思想上根本还没有入党；个人

同党的关系始终没有摆正过。我始终执迷不悟，不去改造自己

以适合党的要求，却要求党适合自己，因而时时有反党的强烈

情绪和言行。这样，我同党的关系，可以用一句来概括：得意时

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失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外。”（《冯雪峰全

集》第9卷）对冯雪峰的检讨，大家比较满意，检讨后没有一个

人提过意见，大家也认为他的检讨比丁玲、陈企霞、艾青等人

都要深刻一些。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

方面是配合文艺界的反右运动，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文艺界执

权者利用反右运动，排除异己力量，30年代以来左翼文坛上的

宗派主义仍然影响着当代文坛。冯雪峰的受批判与被打成右

派分子，与这种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鸣大

放”中的现行问题。“反右”之前，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

“大鸣大放”，对党的工作不满意的地方提出来，并积极鼓励大

家提改进的建议。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他在文化部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结合整风时，对文化部领导出

版工作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据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

报》的专稿《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各出版社负

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显示，在座谈会上，冯雪峰认为，

必须研究当前出版界问题的实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

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工作的制度和

机构。他说，按着正常的道理，印刷和发行都应当为出版服务。

但目前印刷、出版、发行各成系统地统一起来，事实上形成了

“发行领导出版，印刷控制出版”的局面，“出版社既不像出版

社，又不像企业单位，好像似衙门”。这些言论在进入“反右”运

动后，就都成了“现行罪行”。

关于冯雪峰在整风期间的“现行罪行”还有很多。在1957

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打倒冯雪峰的文章中，就称冯

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据王任叔、徐达

等揭发：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

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他一反平

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

放火，向党发动进攻。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很多人不敢相信，甚至为他抱

不平。杜鹏程曾获得冯雪峰帮助，他的《保卫延安》就获得冯雪

峰的赞赏，他在得知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后，忧愤交加，在《雪峰

同志和〈保卫延安〉》一文中描述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记得

反右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任务是把全

国作协反右斗争情况带回来向同志们传达。我们一去就参加大

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坐在我身边的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同志给我说：冯雪峰是他们的社长，在他们那里过

党组织生活，可是把他定成右派，出版社的许多同志全不知是怎

么一回事；有的同志听到这事之后甚至哭了！我集中全力听他们

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象。”

别人替冯雪峰抱不平，那么，冯雪峰在被打成右派后，他

自己是怎样的呢？有一段时间他非常抑郁和苦闷。王士菁在

《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中记述了冯雪峰当时的情况：“有时我

到苏州胡同一六号他的宿舍去看他，他躺在书桌旁边的藤躺椅

上，脸色铁青，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王任叔同志告诉我，雪峰

同志当时的确曾想到过要毁灭掉自己。”但是很快，冯雪峰就投

入到工作当中，他没有怨艾，不卑不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一

名普通编辑。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中说：“雪峰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以后，跟我没有中断来往，不过很少走动了。以他

那样的脾气，在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处分以后，对党没有怨言，也

不自轻自贱，表现沉着而冷静，仍然一如既往，热心党的文艺事

业，继续研究鲁迅，和我见面的话题都是关于文学研究方面的，

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编辑《郁达夫文集》，写出《郁达

夫生平事略》和《郁达夫著作编目》，又继续编选1918至1949

年的《新文学三十年集》中的短篇小说部分。利用业余时间，阅

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到1961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通报

全国，摘去他“右派分子”帽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的冯雪峰
□汤志辉


